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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按

一
段
曾
經
被
世
人
遺
忘
的
歷
史
，
一

群
默
默
犧
牲
奉
獻
的
勇
士
，
一
場
如
夢
似

幻
、
如
影
隨
形
又
揮
之
不
去
的
回
憶
，
交

織
出
冷
戰
時
期
一
篇
篇
可
歌
可
泣
的
血
淚

史
。

空
軍
第
三
十
四
中
隊─
黑
蝙
蝠
中
隊

，
遨
翔
於
北
斗
星
下
的
勇
者
，
在
六
十
餘

年
後
，
透
過
時
任
中
隊
作
戰
長
朱
震
口
述

，
深
度
剖
析
卸
下
面
紗
的
黑
蝙
蝠
，
過
去

如
何
在
夜
空
中
展
翼
，
潛
入
赤
色
鐵
幕
，

執
行
當
時
被
列
為
最
高
機
密
的
特
種
作
戰

任
務
。而

囿
於
該
中
隊
執
行
任
務
繁
多
，
本

文
僅
敘
述
各
階
段
所
執
行
相
對
特
別
、
重

要
之
任
務
經
過
；
此
外
，
本
刊
亦
藉
此
機

會
再
一
次
向
所
有
隊
員
們
致
敬
，
因
為
他

們
的
忠
誠
、
付
出
及
勇
氣
，
臺
灣
才
能
有

今
天
的
繁
榮
與
安
定
。

北
斗
星
下
的
勇
者
，
請
接
受
我
們
遲

來
的
道
歉
與
道
不
盡
的
感
謝
！

幼
年
時
期
深
受
祖
父
影
響

我
於
民
國
十
八
︵
一
九
二
九
︶
年
三

月
三
日
在
上
海
出
生
，
祖
籍
金
山
；
家
中

世
代
皆
為
讀
書
人
，
亦
可
說
是
書
香
世
家

。
祖
父
為
清
朝
末
年
的
秀
才
，
從
事
教
育

工
作
，
也
曾
準
備
赴
南
京
參
加
舉
人
的
考

試
，
但
在
因
緣
際
會
下
錯
失
機
會
，
而
子

女
兒
孫
們
也
就
在
這
樣
充
滿
書
卷
氣
息
的

環
境
中
長
大
成
人
。
父
親
自
幼
在
祖
父
的

教
導
與
薰
陶
下
，
勤
於
學
習
，
獲
得
相
當

程
度
的
英
語
能
力
；
畢
業
後
，
在
上
海
郵

政
局
工
作
，
以
當
時
的
大
環
境
而
言
，
已

算
是
具
備
相
當
穩
定
收
入
的
工
作
。

四
個
兄
弟
姊
妹
當
中
，
我
與
祖
父
相

處
的
時
間
比
較
長
，
小
學
時
每
年
寒
暑
假

都
會
回
到
金
山
老
家
去
探
望
他
。
還
記
得

求
永
續
珍
藏
，
而
我
也
在
如
此
的
文
化
薰

陶
下
，
開
始
建
立
起
文
物
保
存
的
重
要
觀

念
。
不
僅
如
此
，
祖
父
還
親
自
教
導
我
學

習
書
法
，
並
留
下
許
多
墨
寶
，
但
因
戰
爭

的
關
係
，
家
中
幾
度
搬
遷
，
許
多
祖
父
的

墨
寶
、
珍
藏
的
文
物
古
董
，
最
後
也
就
在

戰
亂
中
損
失
了
，
如
今
我
年
歲
已
高
，
想

到
此
事
，
仍
感
到
萬
分
可
惜
。
此
外
，
父

親
是
喜
歡
京
劇
的
票
友
，
經
常
帶
著
我
前

往
看
戲
，
而
我
也
在
他
的
影
響
下
，
漸
漸

培
養
出
看
京
劇
的
興
趣
，
更
從
京
劇
裡
學

到
了
﹁
忠
孝
節
義
﹂
的
愛
國
志
節
；
現
在

，
我
不
僅
持
續
欣
賞
京
劇
，
也
開
始
學
習

拉
胡
琴
，
親
自
體
驗
其
中
的
樂
趣
。

感
受
戰
爭
的
殘
酷

我
小
學
就
讀
上
海
公
部
局
小
學
。
一

九
三
七
年
八
月
十
三
日
，
日
軍
攻
打
上
海

，
並
由
老
家
金
山
衛
登
陸
。
那
時
我
們
在

前
黑
蝙
蝠
隊
員
朱
震
口
述

前
黑
蝙
蝠
隊
員
朱
震
口
述

晞

文

整

理

編

輯

晞

文

整

理

編

輯

母親（前排中
）與四子女合
影，朱震為後
排右一。

朱震（右二）參
加社區大學彈撥
成果展。

夏
天
時
，
祖

父
總
會
將
家

裡
珍
藏
的
骨

董
與
文
物
，

一
一
取
出
擺

放
於
太
陽
底

下
曝
曬
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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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家
陪
祖
父
，
當
日
清
晨
睡
夢
中
突
然
﹁

噹
、
噹
、
噹
﹂
鑼
聲
大
譟
，
村
民
喊
著
：

﹁
快
逃
難
啊
，
日
本
鬼
子
打
來
了
！
﹂
，

只
見
所
有
人
急
忙
收
拾
行
曩
，
祖
父
也
吩

咐
母
親
趕
快
帶
著
我
們
四
個
小
孩
躲
到
鄉

下
外
婆
家
︵
浙
江
平
湖
︶
。
我
記
得
很
清

楚
，
印
象
尤
其
深
刻
，
當
時
大
家
有
如
驚

弓
之
鳥
各
自
逃
難
，
一
路
上
飄
著
雨
，
我

們
在
泥
濘
的
地
上
走
著
，
天
空
突
然
轟
隆

作
響
，
日
軍
飛
機
低
空
掃
射
飛
過
，
我
抬

頭
往
天
上
一
看
，
那
是
我
第
一
次
看
到
飛

機
，
第
一
眼
就
清
楚
看
到
了
飛
機
裡
帶
著

飛
行
眼
鏡
的
飛
行
員
，
那
令
人
心
生
畏
懼

的
兇
狠
模
樣
，
還
有
飛
機
上
日
軍
大
紅
太

陽
的
圖
裝
，
當
時
的
情
景
一
直
深
烙
在
我

幼
小
心
靈
裡
，
成
為
揮
之
不
去
的
恐
懼
。

我
們
逃
到
平
湖
後
，
在
外
公
家
暫
避

了
一
段
時
間
；
外
公
家
中
經
商
，
從
事
養

蠶
絲
綢
買
賣
生
意
，
經
濟
狀
況
尚
可
。
我

們
一
直
到
淪
陷
後
才
想
辦
法
坐
船
由
奉
化

逃
出
，
最
後
到
達
麗
水
，
而
我
也
因
逃
難

而
耽
誤
了
一
年
念
書
時
間
。

當
時
，
日
軍
以
轟
炸
各
城
市
為
作
戰

策
略
，
麗
水
、
衢
州
等
地
也
因
備
有
臨
時

性
的
機
場
，
而
成
為
日
軍
強
力
轟
炸
的
目

標
，
斷
垣
殘
壁
，
處
處
可
見
。
更
令
人
髮

指
的
是
，
日
軍
轟
炸
我
監
獄
，
對
於
那
些

被
囚
禁
在
監
獄
裡
的
犯
人
們
，
想
逃
也
逃

不
了
，
一
瞬
間
屍
橫
遍
野
，
斷
手
斷
腳
灑

得
很
殘
酷
淒
涼
，
同
時
更
加
深
了
對
日
本

人
的
厭
惡
與
痛
恨
。
不
過
，
也
就
是
從
那

時
開
始
，
我
逐
漸
瞭
解
到
什
麼
是
死
亡
，

對
生
死
也
有
了
初
步
的
領
悟
。

雖
然
，
日
軍
隨
處
轟
炸
我
浙
江
一
帶

，
但
小
後
方
︵
浙
江
一
帶
當
時
稱
小
後
方

，
大
後
方
則
是
重
慶
︶
當
時
仍
未
淪
陷
，

惟
日
軍
依
然
會
想
盡
辦
法
侵
擾
我
們
，
亦

不
時
派
出
騎
兵
隊
前
來
搜
刮
民
眾
財
物
，

不
過
也
因
正
值
戰
爭
時
期
，
生
活
環
境
惡

劣
，
物
資
匱
乏
，
一
見
日
軍
騎
兵
隊
前
來

，
大
家
便
躲
藏
起
來
，
騎
兵
在
搜
刮
不
到

任
何
可
利
用
東
西
的
情
形
下
，
便
會
悻
悻

然
離
開
。
以
當
時
兩
軍
對
峙
的
情
勢
而
言

，
即
便
小
後
方
未
淪
陷
，
但
眼
見
浙
江
重

要
的
地
方
皆
遭
日
軍
無
情
轟
炸
，
無
力
抵

抗
的
國
軍
部
隊
，
也
只
能
任
人
宰
割
。

在
麗
水
讀
書
的
歲
月
裡
，
不
時
可
以

聽
到
警
報
器
作
響
，
提
醒
著
我
們
日
軍
來

襲
。
民
國
三
十
一
︵
一
九
四
二
︶
年
四
月

的
某
日
，
那
一
次
也
是
警
報
聲
嗡
嗡
作
響

，
唯
獨
遲
遲
未
聽
到
飛
機
轟
炸
聲
，
反
而

聽
說
有
人
從
飛
機
上
跳
下
來
，
大
家
心
裡

想
著
要
是
日
本
人
就
要
把
他
給
抓
起
來
，

結
果
靠
近
一
看
發
現
不
是
日
本
人
，
而
是

美
國
人
，
所
以
民
眾
爭
相
前
往
救
援
，
不

過
聽
聞
跳
傘
的
美
國
人
隔
天
就
由
地
下
游

擊
隊
救
走
，
後
來
此
消
息
在
村
民
間
廣
為

流
傳
。
直
到
年
長
後
，
我
才
知
道
原
來
當

年
所
救
的
美
國
人
，
就
是
由
﹁
大
黃
蜂
﹂

號
航
空
母
艦
起
飛
，
執
行
﹁
空
襲
東
京
﹂

的
機
組
員
。
前
︵
二○

一
二
︶
年
，
我
也

曾
應
邀
遠
赴
美
國A

L
A
M

E
D

A

﹁
大
黃
蜂

﹂
博
物
館
，
參
加
杜
立
德
空
襲
東
京
七○

周
年
紀
念
活
動
，
並
暢
談
了
當
年
身
處
於

戰
爭
中
的
憶
往
。

多年後，朱震赴美參觀停靠
於港邊的大黃蜂號。

朱震應邀赴美參加杜立德空襲東
京70周年紀念活動，並留下當年美
國獲救機組員簽名，以茲紀念。

落
一
地
；
那

年
我
仍
是
個

調
皮
搗
蛋
的

小
毛
頭
，
在

同
學
的
吆
呼

下
，
一
夥
人

前
往
監
獄
一

探
究
竟
，
但

看
到
的
竟
是

滿
地
屍
首
，

心
裡
頓
時
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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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一
年
，
﹁
大
黃
蜂
﹂
號
航
空
母
艦

轟
炸
東
京
，
出
動
了
十
六
架B

-
25

戰
略

轟
炸
機
，
任
務
完
成
後
，
一
架B

-
25

迫

降
在
蘇
聯
海
參
崴
，
另
一
架
迫
降
浙
江
沿

海
，
有
五
名
犧
牲
，
三
名
組
員
被
日
軍
俘

虜
逼
供
後
殘
忍
處
死
，
十
四
架
飛
機
分
別

迫
降
於
浙
江
地
區
，
機
組
員
多
跳
傘
求
生

，
並
在
我
國
民
眾
與
游
擊
隊
的
幫
助
下
，

順
利
獲
得
救
援
。
但
令
人
氣
憤
的
是
，
東

京
轟
炸
事
件
後
，
日
軍
馬
上
派
出
部
隊
前

往
浙
東
一
帶
搜
索
，
只
要
發
現
留
有
美
軍

的
物
品
，
一
律
滅
村
不
留
活
口
，
如
此
報

復
性
的
屠
殺
，
不
幸
致
我
國
約
二
十
五
萬

人
的
傷
亡
。

而
家
中
則
因
早
一
步
逃
離
麗
水
，
到

達
龍
泉
，
才
幸
運
的
躲
過
一
劫
。
為
躲
避

戰
爭
的
殘
害
，
我
們
在
龍
泉
的
山
區
生
活

，
那
時
環
境
相
當
艱
苦
，
沒
鞋
穿
就
著
母

親
為
我
們
編
織
的
草
鞋
，
沒
白
米
吃
就
食

樹
根
。
但
自
己
相
當
有
福
氣
，
因
父
親
任

職
郵
局
的
小
局
長
，
所
以
在
打
仗
時
我
還

能
有
機
會
繼
續
念
書
，
並
順
利
進
入
私
立

樹
範
中
學
就
讀
，
哥
哥
則
在
考
上
公
費
中

學
後
就
離
家
求
學
去
了
。

從
小
經
歷
了
舉
家
遷
移
逃
難
的
歲
月

，
心
中
因
環
境
伴
隨
而
來
的
恐
懼
、
仇
恨

與
求
生
的
渴
望
，
讓
我
深
刻
體
驗
到
戰
爭

的
殘
酷
，
更
使
我
瞭
解
到
生
命
的
無
常
，

也
或
許
因
為
如
此
，
當
投
身
軍
旅
，
甚
至

懼
，
亦
不
曾
害
怕
面
對
死
亡
。

投
筆
從
戎
報
考
軍
校

我
與
空
軍
的
緣
分
很
早
就
開
始
了
，

記
得
高
中
時
，
同
學
們
經
常
利
用
假
日
前

往
杭
州
西
湖
的
湖
濱
公
園
遊
玩
，
並
不
時

可
見
到
空
軍
官
校
的
飛
行
生
，
乘
坐
十
輪

卡
車
停
在
湖
濱
，
穿
著
挺
拔
帥
氣
的
官
校

制
服
，
與
一
旁
早
就
騎
著
腳
踏
車
等
待
的

美
麗
女
中
學
生
共
同
出
遊
，
那
時
的
我
們

真
是
羨
慕
至
極
。
而
高
中
畢
業
旅
行
時
，

學
校
帶
大
家
前
往
筧
橋
參
觀
，
雖
然
不
是

第
一
次
看
到
飛
機
，
但
是
近
距
離
觀
賞
那

航
空
器
還
是
覺
得
很
好
奇
，
心
中
想
著
：

﹁
紙
糊
的
飛
機
就
似
風
箏
一
樣
，
居
然
還

可
以
飛
到
天
上
！
﹂
，
更
沒
想
到
自
己
在

往
後
的
六
十
餘
年
會
與
飛
機
結
下
不
解
之

緣
，
成
為
駕
御
翔
鷹
的
藍
天
使
者
。

高
中
畢
業
後
，
因
未
考
取
公
立
大
學

，
又
無
法
負
擔
私
立
學
校
昂
貴
的
學
費
，

與
家
人
商
討
過
後
，
決
定
前
往
哥
哥
當
時

就
讀
之
浙
江
大
學
先
修
班
學
習
，
研
讀
大

一
的
功
課
，
並
借
住
哥
哥
的
住
處
，
打
地

舖
一
同
生
活
。
沒
課
時
，
我
便
到
街
上
走

走
看
看
，
當
時
大
環
境
亂
象
頻
生
，
杭
州

經
濟
很
差
，
人
民
生
活
很
辛
苦
，
且
有
部

分
商
人
惡
意
囤
積
居
奇
；
而
有
些
富
有
正

義
感
的
年
輕
人
，
看
不
慣
奸
商
橫
行
，
在

大
家
的
吆
喝
下
，
我
也
與
他
們
一
同
衝
往

某
家
大
米
商
，
破
其
門
而
入
，
將
米
一
包

一
包
撒
在
地
上
，
讓
民
眾
搶
食
。
當
時
只

認
為
國
家
有
難
，
人
民
窮
到
沒
飯
吃
，
商

人
們
卻
不
能
共
體
時
艱
，
反
而
還
想
大
發

戰
爭
財
，
真
是
可
惡
至
極
。

自
幼
在
書
香
味
中
長
大
的
我
，
從
沒

想
過
要
從
軍
報
國
，
家
裡
世
代
為
讀
書
人

，
沒
有
人
當
過
軍
人
，
更
不
曾
認
真
的
去

瞭
解
政
治
與
社
會
的
局
勢
，
只
知
道
大
環

境
很
混
亂
，
而
自
己
也
認
為
只
要
能
夠
獨

立
自
主
，
孝
順
父
母
與
照
顧
家
庭
即
可
；

直
到
前
往
杭
州
後
，
實
際
看
到
奸
商
當
道

的
種
種
惡
劣
行
為
，
心
中
的
愛
國
意
識
逐

漸
抬
頭
，
所
以
未
經
家
人
同
意
下
，
自
行

選
擇
了
報
考
軍
校
一
途
。
開
始
曾
想
考
海

軍
，
但
因
不
會
游
泳
，
無
興
趣
報
考
；
之

後
，
又
認
為
陸
軍
較
無
法
學
習
專
業
技
術

，
剛
好
在
空
軍
新
生
社
的
大
力
號
召
下
，

並
受
姑
丈
在
國
際
電
信
局
工
作
的
影
響
，

選
擇
了
空
軍
通
信
專
長
。

考
試
後
接
到
軍
校
成
績
單
，
獲
知
已

朱震與當年第
一名畢業的周
恆講同學於校
門口合影。

到
後
來
執
行

特
種
任
務
時

，
我
從
不
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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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
取
的
消
息
，
我
先
向
哥
哥
報
告
從
軍
的

想
法
，
他
也
認
為
當
時
局
勢
混
亂
，
從
軍

報
國
也
是
不
錯
的
選
擇
；
於
是
在
哥
哥
的

協
助
下
，
獲
得
浙
江
大
學
教
授
的
擔
保
，

並
向
父
母
報
告
此
事
，
之
後
便
順
利
到
南

京
軍
校
報
到
了
。

當
時
因
從
小
未
離
開
過
浙
江
，
隻
身

前
往
南
京
時
，
心
中
難
免
帶
點
緊
張
，
且

僅
裝
有
一
點
零
錢
的
皮
夾
子
在
路
上
還
遭

小
偷
扒
走
，
心
裡
頓
時
覺
得
很
淒
涼
；
所

幸
，
到
南
京
報
到
後
隨
即
發
放
軍
餉
，
從

未
賺
過
錢
的
我
，
看
到
軍
餉
心
中
十
分
高

興
。
報
到
後
我
再
回
到
上
海
空
軍
新
生
社

時
，
被
告
知
要
準
備
搭
乘
船
隻
前
往
臺
灣

，
於
是
我
利
用
最
後
的
自
由
活
動
時
間
回

家
探
望
家
人
。
印
象
很
深
刻
，
母
親
遞
了

自
己
親
手
做
的
一
雙
鞋
給
我
，
告
訴
我
鞋

跟
裡
縫
了
一
枚
小
金
戒
指
，
實
在
有
困
難

時
再
拿
出
來
使
用
，
千
萬
不
可
弄
丟
。
接

著
，
我
帶
了
一
點
現
金
與
幾
件
換
洗
的
衣

物
就
離
開
了
；
臨
行
只
記
得
母
親
﹁
不
要

搭
飛
機
﹂
的
再
三
叮
嚀
。
至
於
鞋
跟
裡
的

小
金
戒
指
，
因
受
訓
時
期
，
生
活
清
苦
，

我
將
鞋
跟
裡
的
小
金
戒
指
換
了
新
臺
幣
，

購
買
文
具
使
用
，
而
同
學
間
寫
家
書
，
我

亦
可
以
免
費
供
應
文
具
用
品
與
郵
票
，
倒

成
了
﹁
小
富
翁
﹂
！

記
得
我
是
在
上
海
坐
船
離
開
黃
浦
江

，
並
由
臺
灣
基
隆
上
岸
，
一
艘
船
擠
得
滿

行
到
臺
灣
接
受
入
伍
訓
練
。
當
年
，
考
上

空
軍
的
兩
百
多
人
︵
大
部
分
是
當
時
考
不

上
大
學
的
高
中
畢
業
生
︶
，
大
多
是
通
信

學
校
新
生
，
分
成
兩
個
中
隊
，
全
部
都
必

須
先
到
東
港
入
伍
生
總
隊
受
訓
半
年
。
期

間
，
我
曾
擔
任
伙
食
委
員
，
所
以
兩
隊
同

學
都
很
熟
悉
，
相
處
融
洽
。

入
伍
生
活

由
基
隆
坐
鐵
路
經
陸
運
到
達
東
港
後

，
開
始
入
伍
訓
練
的
生
活
。
東
港
為
早
期

美
軍
轟
炸
日
軍
駐
臺
部
隊
的
目
標
之
一
，

故
營
區
內
破
舊
不
堪
，
亟
需
重
新
整
建
；

而
我
們
便
扮
演
了
開
路
先
鋒
的
角
色
，
投

入
大
量
人
力
整
理
營
區
，
開
路
闢
地
。
至

於
入
伍
訓
練
的
課
程
亦
相
當
艱
辛
，
當
然

也
免
不
了
幹
部
的
拳
打
腳
踢
，
有
不
少
同

學
也
因
受
不
了
而
開
了
小
差
。
說
實
話
，

一
整
天
的
操
課
與
勞
動
服
務
，
對
於
像
我

這
種
過
去
都
是
在
念
書
的
文
弱
書
生
而
言

，
體
力
上
是
相
當
大
的
負
荷
。
所
以
，
為

了
提
升
自
我
的
體
能
狀
況
，
我
比
別
人
花

更
多
的
時
間
自
主
訓
練
，
除
白
天
出
操
訓

練
，
晚
上
我
便
自
己
至
單
槓
場
實
施
體
能

訓
練
；
半
年
下
來
，
透
過
不
斷
的
自
我
要

求
，
從
一
開
始
無
法
完
成
的
﹁
蝦
形
上
﹂

、
引
體
上
及
跳
木
馬
等
項
目
，
到
最
後
測

驗
時
皆
能
輕
鬆
通
過
，
完
全
從
老
百
姓
蛻

變
成
真
正
的
中
華
民
國
軍
人
。
現
在
回
想

起
來
，
為
什
麼
要
這
麼
嚴
格
的
要
求
自
己

，
我
只
能
告
訴
你
，
從
剃
光
頭
、
穿
上
草

綠
軍
服
的
那
一
刻
開
始
，
我
就
將
生
命
交

給
了
空
軍
，
為
了
空
軍
、
為
了
國
家
與
人

民
，
我
必
須
要
努
力
達
成
任
何
艱
鉅
的
任

務
！
。在

東
港
入
伍
初
期
，
還
有
收
到
來
自

上
海
的
家
書
，
後
來
通
訊
中
斷
，
彼
此
就

當時體能測驗項目之一的「
蝦形上」。

滿
的
，
我
躲
在
船
艙

底
下
又
臭
又
髒
的
角

落
，
拎
著
個
小
旅
行

袋
，
當
時
同
船
的
還

有
劉
蘇
鍾
︵
三
十
期

同
學
︶
。
來
到
臺
灣

後
，
才
知
道
其
實
我

們
本
來
應
前
往
成
都

受
訓
，
但
成
都
局
勢

已
不
好
，
亦
準
備
撤

退
，
所
以
我
們
就
先

入伍訓時的體能活動─拔河
比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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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也
沒
有
收
到
信
件
了
。
我
還
記
得
當
初

父
親
知
道
我
要
從
軍
，
心
裡
著
實
不
好
受

，
但
他
也
知
道
以
當
時
的
局
勢
而
言
，
從

軍
未
必
是
不
對
的
選
擇
，
或
許
對
我
來
說

更
是
人
生
歷
練
的
另
一
種
考
驗
，
當
然
我

也
從
父
親
的
信
件
中
，
瞭
解
到
他
對
我
的

諸
般
盼
望
與
期
許
；
其
中
，
﹁
明
哲
保
身

﹂
這
麼
一
句
話
讓
我
獲
益
良
多
。
當
時
年

紀
輕
一
時
無
法
體
會
他
所
想
表
達
的
意
涵

，
只
認
為
那
是
讀
書
人
的
一
種
想
法
，
但

是
隨
著
年
紀
增
長
，
我
逐
漸
瞭
解
到
，
﹁

明
哲
﹂
就
是
要
合
情
合
理
、
認
清
是
非
，

做
正
面
的
事
；
而
﹁
保
身
﹂
則
是
要
有
強

健
的
體
魄
和
智
慧
，
才
能
做
大
事
，
這
句

話
一
直
到
現
在
我
都
銘
記
在
心
。

因
為
我
投
身
空
軍
到
了
臺
灣
，
家
人

皆
留
在
中
國
大
陸
，
母
親
為
了
保
護
家
人

，
對
外
宣
稱
我
在
太
平
輪
失
事
中
喪
生
，

雖
然
我
本
來
也
是
要
搭
乘
那
艘
船
離
開
，

但
陰
錯
陽
差
地
早
了
一
天
的
船
先
離
開
，

才
安
全
到
達
臺
灣
。
一
直
到
後
來
，
我
才

知
道
原
來
過
去
寫
給
家
人
的
信
件
，
在
文

化
大
革
命
時
期
都
給
燒
毀
了
，
沒
有
留
下

任
何
關
於
我
的
物
品
；
母
親
甚
至
告
訴
我

，
小
時
候
調
皮
搗
蛋
的
我
，
常
撿
拾
一
些

彈
殼
或
雜
物
回
家
，
堆
放
在
床
底
下
，
幸

好
文
革
時
及
早
將
那
些
小
玩
意
丟
掉
，
否

則
後
果
不
堪
設
想
。
萬
萬
沒
想
到
，
小
時

候
因
好
奇
而
撿
拾
的
小
東
西
，
竟
差
點
釀

成
大
禍
，
現
在
回
想
起
來
，
對
母
親
與
家

人
真
是
深
感
抱
歉
。

或
許
是
小
小
年
紀
就
離
鄉
背
井
來
到

臺
灣
，
孤
立
無
援
的
情
境
下
，
我
立
刻
認

知
到
現
在
只
能
依
靠
自
己
了
，
加
以
面
對

到
龐
大
的
訓
練
壓
力
，
不
知
不
覺
中
，
從

前
調
皮
搗
蛋
的
個
性
逐
漸
轉
為
沉
默
寡
言

，
默
默
接
受
；
這
大
概
是
我
想
都
沒
有
想

過
的
改
變
，
而
這
樣
的
轉
變
，
更
影
響
了

我
的
一
生
，
甚
至
是
往
後
的
飛
行
歲
月
。

進
入
飛
行
世
界

就
在
預
校
入
伍
訓
練
快
結
束
時
，
總

司
令
周
至
柔
將
軍
到
東
港
視
察
，
發
現
學

生
不
僅
人
數
眾
多
，
且
多
為
高
中
畢
業
，

便
下
令
只
要
體
格
及
格
即
可
轉
至
官
校
學

習
飛
行
。
所
以
，
很
多
人
都
前
往
體
檢
，

而
我
因
為
個
子
不
高
，
大
約
一
百
六
十
公

分
，
說
實
話
也
是
稍
微
矮
了
些
，
所
以
體

檢
那
天
還
特
別
穿
了
馬
靴
，
但
醫
官
卻
要

求
我
把
鞋
子
脫
掉
；
當
時
，
航
醫
主
任
看

到
了
便
把
我
叫
了
過
去
，
問
我
身
高
多
高

，
我
心
想
當
初
在
杭
州
西
湖
邊
都
還
有
看

到
身
形
比
我
還
矮
小
的
官
校
生
，
我
有
信

心
一
定
可
以
順
利
通
過
，
所
以
自
信
滿
滿

的
回
答
一
百
六
十
公
分
，
主
任
也
點
點
頭

沒
多
說
，
就
這
樣
順
利
通
過
了
體
檢
，
開

啟
我
飛
行
人
生
的
大
門
。

就
在
確
定
轉
讀
官
校
飛
行
生
後
某
日

，
校
長
胡
偉
克
將
軍
自
己
駕
駛
了
一
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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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機
，
親
蒞
東
港
為
我
們
這
群
未

來
的
官
校
新
生
加
油
打
氣
。
當
時
，
所
有

人
在
大
夥
齊
心
整
理
出
來
的
機
坪
等
待
校

長
的
到
來
，
從
遠
方
便
看
到
飛
機
像
神
仙

一
樣
地
緩
緩
降
落
，
帥
氣
的
校
長
完
成
漂

亮
的
落
地
後
，
氣
宇
軒
昂
的
從
飛
機
上
下

來
，
關
心
同
學
們
的
生
活
情
形
，
不
僅
讓

我
們
倍
感
溫
馨
，
對
於
飛
行
這
個
工
作
更

充
滿
幢
景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目前僅留存的一張
父親玉照。

「舐犢情深兒知否？山川梗阻怎心
安！」一封封父親道盡思念的家書
，朱震至今依然仔細保存。


